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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 点 评

守望民间文学的“半壁江山”
——访百岁贾芝

本报记者 程 竹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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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说要排演一部再现《千字文》

诞生过程的黄梅戏之后，我一直心存疑

窦。周兴嗣是一个旷世奇才，《千字文》

是一部传世经典，周兴嗣创作《千字文》

是 1500 年前南梁时期的史实；而我从

《天仙配》、《女驸马》等剧目中所了解的

黄梅戏，最适合演绎符合普通百姓审美的

才子佳人式的传奇与故事，该戏如何能驾

驭这种宏大的主题？

2012 年 11 月 12 日晚，《千字缘》由马鞍

山市四季艺术剧院有限公司首演，马鞍山市大

剧院座无虚席。近两个小时的六幕剧结束后，

观众的热烈掌声和由衷赞叹，让我得出了“很

成功”的判断。综观此剧，我有以下几点感想：

一、中规中矩的黄梅大戏。观众特别

是老年戏迷们，看戏时首先会做一个“像不

像”的评判。这部戏有味儿、带劲儿，现场

不少戏迷看到过瘾处不觉击节唱和，心情

随人物命运而跌宕起伏，毫无疑问，这“像”

一部黄梅大戏。

二、有声有色的舞台呈现。舞美设计

下了不少功夫，简约而不简单，与剧情推

进、人物表演相辅相成。特别是最后一场，

周兴嗣抛撒字片与 LED 动画背景虚实结

合、极富意境。即使在对皇家气派、才子佳

人等这些观众最熟悉的观赏领域，该剧的

舞台呈现同样没令人失望。

三、合情合理的人物设计。周兴嗣其

人，《千字文》其书，史书上虽有明载但表述

过简，该剧创作者将其视为宝贵的创作空

间。无论是历史人物的把握，还是虚构人

物的塑造，都体现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的理念，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四、可圈可点的角色演绎。这部戏中

除了周兴嗣的才气和梁武帝的霸气之外，

燕平公主的懵懂情愫、婉儿的清新率真、皇

子的任性刁蛮，均鲜活生动。特别是几个

大臣的可恨到可爱的嘴脸，为该剧平添几

多趣味。

五、相生相成的戏剧冲突。。如果按照

现今流行的分类方式，该剧应该属于“剧情

片”。除了开场的铺陈与交代，以及剧终的

画外音，整部戏采取线性方式展开剧情，令

观众感同身受、与演员悲喜同步。从“睥睨

群臣”“面圣不跪”，到“一文三限”“一夜三

旨”，设计环环相扣，冲突步步惊心。

六、惟妙惟肖的官场生态。梁武帝武

夺江山后希望文治天下，这一大背景下的

万物万象、百官百态，令人极易联系现实、

产生共鸣。忠心辅君、胸襟开阔者有之，阿

谀奉承、见风使舵者亦有之。在周兴嗣罢

免于野、启用在即、困厄难逃这几个

关键节点上，该剧选取几个老臣，他

们或激昂或卑谦或圆滑，令人忍俊不

禁继而深思无语。

七、不偏不倚的价值取向。这不

是一出君臣斗，更不是一幕拉郎配。

我揣度再三，该剧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做

出了正确判断：一、恃才傲物的周兴嗣，只

有身逢盛世，只有幸遇明君，只有深陷绝

境，才能写出千字奇文；二、瑰美壮丽的《千

字文》，若无姑苏民风，若无官方推崇，若无

书法传承，断难流传千古。

八、无拘无束的开放姿态。该剧成功创

设了一个开放的艺术平台，为每一个观众提供

了欣赏维度。观众要么会在唱腔上感到一点

新意，要么在舞蹈编排上看到一种探索，要么

在地方元素的融入上体会到一份努力。

瑕不掩瑜，该剧的不足之处仍需提及：

服装造型稍显粗糙，缺乏有较高传唱性的

桥段，剧情转承略有拖沓。我相信，再经过

打磨，这个戏一定更加精彩动人。

近日，百岁学人贾芝在北京协和医院

病房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宽敞明亮的房

间铺满阳光，茶几上盛开着一簇淡雅清新

的百合。贾老正与夫人金茂年在歌曲《莫

斯科郊外的晚上》的音乐声中练习健身操，

阳光、鲜花、音乐、贾老和夫人，勾勒出了一

幅美丽恬静的图画。

100 年的风雨以时间为笔，在老人脸上

留下了阡陌纵横的沧桑印记。听这位自称

“草根学者”的著名诗人、民间文艺学家、民

俗学家娓娓讲述长达 80 余年的学术人生之

路，记者感受到他对民间文艺研究的那份

眷眷深情，感受到他对民间文艺阵地的那

份坚守……

著作等身的世纪老人

贾芝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

年毕业于北京中法大学经济系，之后参加

革命。1938 年，贾芝来到陕北延安，他对民

间文学的情结就是从这里形成的。在这

里，他和来自北京、上海等祖国各地的许多

青年作家、艺术家一样，惊异地发现了民间

文学这条独具生命力的山间河流。毛泽东

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这种

文学取向，更是巨大的激励。贾芝下定决

心走一条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开始了默

默无闻的采写、翻译、研究工作。

从事民间文学，当然必须深入民间。

贾芝抛开书斋的安逸，春风满怀地走向了

田野。长年累月，他的足迹遍及陕北高原

的角角落落。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当

他成为一名颇有名气的民间文艺研究专家

的时候，却也从一介都市书生变成了身着

会棉袄腰系草绳的“陕北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间文学迎来了

春天。1950 年，贾芝受命创办中国民间文

艺研究会。后来又历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

会分党组书记、秘书长、副主席、名誉主席。

学术上的职务不能等同于政治上职

位，但是贾芝觉得这是国家和学界对自己

的一份信任，他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直

到 20 世纪 80 年代，贾芝身穿破旧的中山

装，斜挎着背包，像赶场一样奔忙于中国社

会科学院和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两个单

位的学术会议上。同事们看到他狼狈而又

不修边幅的样子，不禁调侃：“远看像个逃

荒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贾芝倒也毫不介意，反而自

己还常常用以自嘲。

贾芝常常说：“与其说我是一名学者，

不如说我是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他一生

致力于三个对接：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

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几十

年来，他出版了《贾芝集》、《民间文学论

集》、《播谷集》、《贾芝诗选》、《拓荒半壁江

山》等著作，主编了《中国民间故事选》三

集、《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学卷》、《解放区

文学书系（民间文学卷、说唱文学卷）》、《中

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新中国民间

文学五十年》、《中国歌谣集成》（30 卷本）

等。这些著作的大部分已经成中国民间文

学研究的经典书目。

说起对民间文学研究发展状况的感

受，贾老兴味盎然：“民间文学如今是一座

百花齐放蓬勃茂盛的大花园。像内蒙古地

区汉族的爬山歌，蒙古族的各种民歌、好力

宝和英雄叙事诗，山西的席片子、开花，河

南、山东的唱曲等，都是民间文学生生不息

的中枢神经。”

抢救《格萨尔王》

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史诗和叙事诗蕴藏

丰富的国度，各民族创造了很多靠口头流

传的民间文学。《格萨尔王》就是其中最耀

眼的明珠。

《格萨尔王》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

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

卷 帙 浩 繁，内 容 丰 富，气 势 磅 礴，流 传 广

泛。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

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是研究

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

方的荷马史诗”。

从 18 世纪起，青海蒙古族学者松巴堪

布·伊喜巴拉珠尔就对《格萨尔王传》作了

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在国外，研究《格萨尔

王》也已有近 200 年的历史，但是在国内，这

方面的研究明显地滞后。

“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半壁江

山”，这铿锵有力的话语是贾芝提出来的，也是

他坚持实践了数十年的工作宗旨。可在几十

年前，这并不是人人都能达成的共识，就连民

间文学专业的学者和领导也有以不懂民族文

字等为由，拒绝搞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史诗《格萨尔王》

仅限于古籍及抄本的发现和研究，全面的

搜集和抢救还未开始。1956 年 2 月，中国

作家协会在京召开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老

舍先生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

中提出了蒙古族《格斯尔汗传》和藏族《格

萨尔》两部重要史诗的搜集、整理问题，并

介绍说《格萨尔王》最初只有 4 部，后来发展

到 24 部，并仍在民间流传。《民间文学》1956

年第 3 期就刊登了老舍先生的报告全文，并

在编后记中明确：民间文学工作者和一切

民间文学爱好者，都应当为实现这个报告

中所作出的号召和建议而加倍努力。”从

此，《格萨尔王》开始引起国内的普遍关注。

贾芝回忆起 45 年来《格萨尔王》发掘整

理的过程，从青海发现史诗《格萨尔王》百

余种珍贵的木刻本、手抄本，到编印并出版

汉译本《格萨尔王》最精彩的部分《霍岭大

战》上卷，从他派专人赴青海协助和指导发

掘抢救工作到他本人亲自带领团队赴大

漠，上高原，探访史诗说唱艺人“仲堪、仲

巴”们（意为故事家，或精通故事的人）。

在挖掘和整理过程中，贾芝发现，说唱

艺人是史诗的保存者、传播者和参加集体

创作的作者，他们也像欧洲古代中世纪的

游吟诗人一样，四方流浪，到处演唱，以卖

唱和乞讨为生，是他们使《格萨尔王》至今

还活在中国的国土上。但是让人不得不焦

急的是，说唱史诗的民间艺人正在一个个

地老去，如不抓紧抢救，这些诗史就会像历

史上曾存在过的许多艺术形式一样，默默

地消亡。贾老带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惋惜

说：“有一位扎巴老人，他能完整地说唱《格

萨尔王》。短短几年已录音 25 部（998 盘磁

带），我去访问他时，他随着蒙古族艺人萨

布拉的四胡演唱《格萨尔王》，吐字明亮、表

情丰富多变，与故事琴声融为了一体。我

惊喜万分，以为找到了《格萨尔王》民间演

唱艺人的范本。可遗憾的是，在我听完他

演唱《格萨尔王》不久，却得知他不幸去世

的消息。人亡歌息，这位老人将他的那部

史诗带到了另一个世界去了。”

任务繁重，形势逼人，贾芝心急如焚，

想法设法和同事们加速挖掘抢救的工作。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文化大革命来了，民间

文学成为一个重灾区！民族文化遗产，劳

动人民的口头文学，竟被视为“大毒草”，一

概被打翻在地，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研究和

组织领导工作被斥为“裴多菲俱乐部”活

动。贾芝感慨地说：“那时，史诗《格萨尔

王》和演唱、收集它的民间艺人们，曾是我

的不幸的伴侣，我们同时挨斗、患难与共；

《格萨尔王》珍贵的手抄本、木刻本统统化

为灰烬。同事徐国琼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将

他手中的国宝秘密转移，埋藏地下。”

记者翻开贾老的日记，写到 1973 年 1

月 30 日，正是“四人帮”猖獗之时。贾芝放

心不下，写信询问并嘱托徐国琼：“《格萨尔

王》以后还会搞的，你们过去搜集到的那些

资料不知下落如何？”徐国琼很是振奋和欣

慰，多年之后仍对贾芝说：“乌云未消，你居

然敢说《格萨尔王》以后还会搞的。”

1976 年，“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大地回

春，《格萨尔王》却迟迟未能平反。“1978 年 5

月，徐国琼同志写信给我，请我向中央有关

部门反映，要求为《格萨尔王》冤案平反。6

月 24 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声讨

‘四人帮’摧残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为给

《格萨尔王》平反大声疾呼。”随着思想解放

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贾芝觉得像《格萨

尔王》一样自己也获得了新的生命。

贾芝对三大史诗的研究，始终怀着一种

崇高的民族责任感，他告诉记者：“三大史诗

都在中国，我们工作的成果和得天独厚的条

件相比远不匹配，如同‘敦煌在中国而敦煌

研究在日本’的说法对我国美术工作者来说

像一把刀子扎心一样，三大史诗的研究首先

在外国兴起，也像一把刀子插在我们民间文

学工作者的心上。我们要拔掉这把刀子，要

在学术研究上赶超前人、赶超国外。”

1985 年 2 月，贾芝带着三部史诗踏上征

程，参加芬兰史诗《卡勒瓦拉》出版 150 周年

纪念活动。在研讨会上，他以《史诗在中国》

为题，介绍了中国30多个民族的创世纪史诗

和英雄史诗，尤其重点介绍了中国三大史诗

《格萨尔王》（藏族、蒙古族）、《玛纳斯》（柯尔

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还特别介绍了

民间艺人还在民间演唱这些史诗的情况。

他以众多鲜活的实例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大

地辉煌的史诗传统，使得“中国无史诗”的论

调从此失去市场，世界学者为之一振。

“但是，我们在有限的资料中，尽管整

理出了 1600 余万字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而

实际上保存在艺人大脑中的史诗远比这个

数字要大得多！这些民间艺人的神奇是无

法破解的，《格萨尔王》定本约有 80 部，85 岁

的艺人桑珠竟然能说唱 63 部，至今已经录

音了 54 部，计 2000 多小时磁带；青海唐古

拉艺人才让旺堆会说唱 148 部；青海果洛艺

人格日坚参可以书写 120 部。仅按书面记

录的 40 万行史诗计算，也已远远超过了世

界上几个著名的史诗：荷马史诗《伊利亚

特》共有 15693 行诗；印度最长的史诗《摩诃

婆罗多》也只有 10 万颂，计 20 多万诗行。”

这些年来，尽管他本人已经没有精力承

担繁重的学术研究任务，但令贾芝欣慰的

是，《格萨尔王》一再被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

目。许多学者和地方文化部门不断努力，产

生了大量的搜集和研究成果，如同《红楼

梦》有“红学”一样，“格萨尔学”也建立了起

来。在三大史诗的研究中，围绕《格萨尔

王》研究的主题，业已召开多次国际学术讨

论会了。

不要把民间故事改“坏”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作为一门

新兴学科，专业学者少，理论欠缺，特别是

书面材料还没有发掘整理出来。面对这种

困难局面，贾芝既没有盲目套用西方民俗

学的研究模式，也没有简单照搬苏联的经

验，而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逐个解决具

体问题。

他认为，整理民间的创作要采取慎重的

态度，不是一字不动，既然“整理”，就要动。

但我们整理民间创作的原则，应当是“忠实

记录、慎重整理”，一要求忠实，二要求慎重，

或说“适当加工”。

在贾芝看来，整理民间创作加入个人

的创作成分，甚至将完全是个人的创作称

为民间文学，这种做法所造成的混乱和困

难也许不是整理人或作者能够预想到的。

“有的同志整理少数民族的‘古歌’，因

记录残缺不全，就补入一段自己的创作，使

上下文衔接起来。我以为这样做是没有必

要的。古代作品有残缺，原因或者由于年

久失传，难以弥补；或者由于搜集工作做得

不够，没有收全。对于这样的作品，如果属

于前一种情况，我想就像对于断碑残迹一

样，作为古物应当原样保存，宁缺不补；如

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有待于继续搜集，设

法搜集完全。今人添补的部分，只能被认

为是今人的作品，不好充作古人的作品，特

别像史诗这样有文献价值的作品，更改了

它的面目，也许艺术完整了一些，却损伤了

它的历史价值，失去了材料的可靠性。”

贾芝认为，民间文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

中凭借口头传播的一种活形态的文学，它具

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更具有它自己多变

而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这就要求我

们在记录和保存民间文学作品时严格注意

科学性的问题，绝对不允许随意乱改。在记

录作品时，尤其还要注意翔实地记录文字以

外的东西，包括讲唱环境、讲唱者的表情、手

势，甚至舞蹈动作以及听众的反应和情绪变

化等等。同时，还要了解、考察和搜集与作

品有关的风土习俗和社会历史等背景材料，

了解和记录作品的产生、流传及演变的情

况，讲唱者的生活经历和师承关系等等。没

有这些材料就不可能透彻地了解作品。

“现代音像技术的发展为我们全面地、忠

实地、立体地记录和保存民间文学作品及有关

材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将来人们也可以耳

闻目睹今日活的民间文学了。”贾芝说。

百岁的遗憾

贾老告诉记者，他想在有生之年建一

座中国民间文化博物馆。

“目前，各种民间文艺的发掘、抢救和

出版，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内容奇光异彩；

还 有 民 间 的 说 唱 艺 人，这 些 资 料 弥 足 珍

贵。我们必须把全国 56 个民族几千年来所

创造和流传至今，以至还在发展的民间文

化艺术遗产，全部搜集保存下来，扼住‘人

亡歌息’现象的继续发生，建立民间文化博

物馆已刻不容缓。”

贾芝认为，建立这个博物馆，收藏、保

存我国各民族的各种民间文化艺术，分类

建档，使之成为一个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以

至人文科学的研究基地，有利于全面继承

和发扬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艺术遗产。

看着百岁老人那种源自世纪沧桑，源

自家国关怀的忧虑之情，我想起 1937 年他

在 戴 望 舒 主 编 的《新 诗》上 发 表 的《播 谷

鸟》：我第一次听见它/“布谷布谷”的叫。/叫

了一声，/又飞到哪儿去了！

一位世纪老人，依然如一只播谷鸟，在民

间文学的沃土上空飞翔着，诉说着，吟唱着。

● 贾芝下定决心走一条研究民间文学的道路，开始了默默无闻的采写、翻译、研究工作。

● 同事们看到他狼狈而又不修边幅的样子，不禁调侃：“远看像个逃荒的，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贾芝倒也毫不

介意，反而自己还常常用以自嘲。

● 他一生致力于三个对接：学者与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与世界的对接。

● 他以众多鲜活的实例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大地辉煌的史诗传统，使得“中国无史诗”的论调从此失去市场，世界学者为之一振。

● 贾芝认为，民间文学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凭借口头传播的一种活形态的文学，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更具有它自己多变而独特的

表达方式和语言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记录和保存民间文学作品时严格注意科学性的问题，绝对不允许随意乱改。

2012 年岁末，哈佛大学伦

理学教授桑德尔站在北京大学

百 周 年 大 讲 堂 的 舞 台 上 对 着

2000多名青年人一遍遍用英语大声

发问：What money can’t buy？

（金钱不能买什么？）来自一个

曾经创造过空前市场传奇的国

度，桑德尔教授提出这样的问

题并不新鲜。但是他在当下中

国可以如此引人瞩目地提出这

样的话题，这就说明在我们的

社会，市场力量的渗透已经足

够深入，而桑德尔也不无揶揄

地认为，中国的年轻人比美国

“更资本主义”，因为他感觉到，

中国年轻人在回答他的问题时，

更乐于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解决

问题。但如果考虑到中国这样

一个几千年来一直秉持“重义轻

利”观念的国家，这样一个只是

在 22 年前才刚刚提出市场经济

体制建设目标的国家，这恰恰首

先意味着进步。没有这种进步，

中国 GDP 世界排名第二并仍然

在迅速成长的经济奇迹就真的

不可理解。

不过，我们的确需要反思

了。桑德尔本人仍然是市场经

济的拥趸者，在他眼中“市场仍

然是一种伟大的配置资源的手

段”。但是他认为，现在的社会

已经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而

是被市场原则和金钱至上原则

严重腐蚀的“市场化社会”了。

我们反思市场逻辑的界限，也

并不是对市场的力量有什么惊

慌和动摇，恰恰是我们希望更

好地，更有力地运用好这个组

织 商 品 经 济 的 手 段 。 我 们 看

到，从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

密那里，市场这只“ 看不见的

手”就需要“看得见的手”的配

合。当我们有了堪称成功的对

市场的利用后，当我们用自己

的实践真实感受了市场的正负

能量的对比存在时候，我们应

该获得一种更加深刻的理性，

来驾驭市场这只大船。

市场是一种分配资源的方

式，这种源于自然的物物交换方

式的高度发展和成熟的存在，是

现代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宰制

性基础。从古代社会起，大小各

异的交易市场就曾经遍布这个世

界的角角角落，但只有到工业革

命以后，市场才释放出如此的魔

力，以至于人们可以便捷地购买到

几乎任何他需要的东西，出售几乎

任何他视为多余的或可以带来利

润的东西。市场经济既带来真实

可感的经济利益，又带来广泛的

活动自由，这确系迄今为止符合

人类本性的最伟大的发明。

作为市场经济的灵动的符

号和媒介，货币或者金钱，很容

易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的。桑德

尔举例说，华盛顿的说客掏钱

雇用一些流浪无业人员排队去

观察国会议员的动向；美国有些

妇女因为缺钱，把自己的额头租

给广告公司，用来张贴广告。其

实，中国人远没等到市场经济来

到的这一天，就感叹“有钱能使

鬼推磨”了！我们之所以感到这

些现象的错位和荒谬，是因为除

了市场原则，在生活中我们还应

该有其他的追求。

桑德尔问道：人们并不认为

一个人付很高额的钱去买宝马汽

车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一次雪灾

后，店铺要哄抬铁锹的价钱，人们

就愤愤不平，这是为什么呢？另

外一个值得反思的例子是，为什

么一个黄牛党被视为可耻呢？很

多人认为，黄牛党并不是在发挥

门票的功能，而是利用票来追逐

金钱。桑德尔问，为什么他不能

这样赚钱呢？表面看来，似乎这

没有给谁造成不利，相反倒是方

便了一些没有买上票的人。铁

锹和门票的问题，事实上牵涉到

了社会公正，当市场的利益原则

在不危及社会公正的时候，是可

以适用的，一旦触及，就会发生

矛盾，我们必须做出抉择。

市场，尽管是一种自然秩

序的力量，它分配资源的功能

要 通 过 人 的 思 想 和 活 动 去 实

现，最终要为人间的“善”，为人

的存在和发展服务，这是伦理

的目标。但是这种“善”，在西

方的个人主义视角中是难以明

晰定义的，因为，个人主义的博

弈逻辑，很容易纵容一个人为

了自己的利益去削弱甚至侵害

别人，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所

以不难理解，布热津斯基 1995

年在“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提出

“喂奶主义”，即“弃置和隔绝那

些无用而贫穷的垃圾人口，不让

他们参与地球文明生活的主流，

仅由 20%精英将一些消费残渣

供给他们苟延残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新

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潮

的兴起，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功利

主义学派，以法团主义为代表的

集体主义学派，企图从不同路径

上，为纠正市场迷信的实践探寻

理论支持。桑德尔正是法团主

义的主要代表。他在《自由主义

与正义的局限》一书中，对罗尔

斯设定“原初状态下”的个人通

过合理化程序解决“正义”之惑

的可能性表示了深刻的怀疑，他

遵循共和主义的逻辑认为，共和

国家的公民不仅仅分享共同规

则和政治程序，还要通过共同的

价值和正当性相互连接，建立起

“善”的生活理想，“所以不会陷

入忍受孤独和冷漠”。

桑德尔讲到了一个吊诡的

例子。数年前，瑞士政府寻觅核

废料的掩埋地点时，确定了偏远

山区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区。当

进行初步民调时，51%的居民赞

成存放。政府为了激励更多人

同意，提出高额补偿金，然后再

度进行民调，但是让人意外的结

果 是 ，赞 同 的 人 数 竟 然 降 至

25%。这是一个典型的桑德尔

式的，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共同

体，在涉及伦理原则时，他们毫

不犹豫地对市场原则说：不！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不同

文化背景中，人们进行价值判

断的依据不尽相同，因此如何

去规定一个明晰的市场逻辑的

运用限度，来帮助我们确定金

钱 当 止 于 何 处 ，是 比 较 困 难

的。但是对这种界限保持警惕

则是必须的。这也许正是桑德

尔之问的最大的启示。

原创黄梅戏《千字缘》观后
平 淡 央视女记者柴静出书《看见》，售出百万之多，是为新闻界的一

大好事，不料却引来了诸多网友，特别是新闻同行的质疑和爆料，柴

静多年树立的形象面临严峻考验。

文力谭：有网友直言：柴静的这番遭遇就是“枪打出头鸟”的活版

本。我看此言不虚。网络媒体把流传数千年的造神和灭神传统空前

地缩微了，任何借助网络突然暴得大名的人，同时得准备在顷刻间灰

飞烟灭。但是这句话并不适合警示柴静，因为柴静的名声是从屏幕上

逐步清晰和丰满起来的，她智慧、执着，有公共关怀，热爱新闻事业，央

视的记者一抓一大把，并不是谁都可以被“老男人”捧起来的。但是既

然柴已经被点燃，我们不妨让柴静和我们一起安心等待一个更有价值的

争论结果。不论是“挺柴”，还是“砍柴”，仅仅停留在柴静本人身上，或者

仅仅满足于道德上的包围或者反包围，已经没有多大的价值。我倒觉

得，由此引发的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专业精神和思想情怀的讨

论倒是颇有文化价值。新闻记者是“社会人格”，它不论借助哪一种传播

形式，都是代表一个群体在关注和观察事物，汲取和收集信息，因此记者

这个职业本身的确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应该欢迎大家对这一职业的相

关问题进行讨论。这样看来，我是希望更多人来做“拾柴”派了。

大 家

贾芝先生近影


